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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已死，不必过节

　　11 月 8 日，记者节。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值得纪念的节日，何
为记者？记录者？瞭望
者？批评家？新闻人？
大抵这一类的定义，都
逃不过一个“敢”，诚然，
必须敢于正视，进而敢
于讲话，敢做，敢当、
敢说，这是一种勇气，
倘若没了这勇气，便也
没了存在的意义。
　　不幸的是，这种勇
气却愈发的稀有，以至
于我们不得不闭上嘴，
合上眼，享受这“来之
不易”的天下太平。
　　中国的新闻人，对
于新闻——至少是对于
揭露社会问题的事件，
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
气。再加之我们独有的
审核机制，“非礼勿视”
可谓由来已久。而这
“礼”又是非常之严苛，
不但不能“正视”，连
“平视”、“斜视”也
是不许的。这便是规矩，
规矩自然是人定的，自
打这规矩定下来，便生
出一大撮低眉顺眼、卑
躬屈膝之辈，——至于
说对外却有大力量，那
自然是别有他图。由此，
对内则无问题、无缺陷、

无不平，也变得无解决、
无反抗。但凡有“不合
时宜”的言论，免不了
要受人指摘，甚者会引
来牢狱之灾。
　　记者究竟还是敏感
人物，从他们的作品来
看，有些人是早已感到
不满的，他们睁开了双
眼，凭着一丝热情和勇
气对抗着那些严苛的礼
数，这实在是让人由衷
的敬佩的。我想，他们
是该过节的。
　　我是实验过的，但
有时候想想，这无非是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
何以变得如此沾沾自
喜？ 
　　记得当年在求是
《小康》杂志社工作时，
我曾经接到一个上方派
发的采访任务，到浙江
为当地缉毒警写一篇特
稿，对于此类选题，我
向来是有些抵触心的，
毕竟这又是一篇“吹
牛稿”，于是便按部就
班地草草了事交了差。
至今，我都记得在事后
的评刊阶段，我的总编
辑舒富民对我的批评，
我们在做这类选题的时
候，不是为了单纯给他
们做宣传，而是要有所

突破，否则便失去了记
者的意义。是的，深以
为然，受用至今。
　　中国的新闻人太久
于习惯闭眼看社会了，
这实在是一种悲。有时
候这不是自然而然的，
而是从不得已而为之变
得愈发自然而然。当我
们不敢正视各个方面，
用瞒和骗，编造出各种
奇妙的太平盛世来，还
自以为是正路，这种怯
懦、懒惰、滑巧的心态，
终究会把我们引向裹足
不前的堕落中。
　　新闻人是不同于普
罗大众的，你们是国民
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
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
前途的灯火，倘若新闻
人都不敢于睁开眼睛，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一
天一天的堕落着，这火
光恐怕不会成为照亮未
来的灯，而是会变成燎
原的厉火。
　　但偏偏现在越来越
多的新闻或不能正视，
或闭着眼睛布道，只剩
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
和骗的文章，由此文章，
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
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
于自己已然不觉得，整

日沉迷于各种颂赞中不
能自拔。
　　几日前，第 33 届中
国新闻奖公布，377 件
新闻作品获奖，其间直
面社会问题的题材可谓
凤毛麟角，这几个选题
我不太能写出来，有几
个实在是过于敏感，向
那几个记者致敬吧。而
颂赞选题几乎占据了大
半壁江山，这已经是常
有的事，而这结果似乎
也并不坏？颂赞，皆大
欢喜，又可得奖，名利
双收，至于我们是不是
就能在这样的颂赞中恢
复中兴，冥冥中自有安
排，自不必由别人说道。
　　倘若新闻人以此颁
奖盛事过节，我想，定
是自娱自乐罢了。
　　如今，气象似乎又
变了，这不仅仅是固有
的“礼”愈发严苛，就
连一个卖课的培训老师
都可以调侃“新闻学”，
无论说什么，我都觉得
有些悲伤。不由得想起
一件事，上月，广东广
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龙
华汽车站外拍摄报道
时，被深圳龙华街道重
点区域整治办公室主任
周斌带着一群保安抢夺

摄像机，还放狠话威胁
记者称：“胆敢再拍，
让你躺着出龙华”。一
声叹息。
　　这大有“史量才之
死”事件的范式，只可
惜，这些人没什么胆子，
只会做些偷鸡摸狗之勾
当，嘴上喊一喊，杀呀，
头便又缩回去了！他们
不仅自己闭着眼，还希
望别人跟着一起闭眼。
　　其实，我们都曾经
满心欢喜的过节的，只
是到了现在的境遇，竟
再无脸面说起。十几年
前，当我突破重重封锁，
抵达 WK 采访时，面
对一脸诧异的华尔街日
报、纽约时报的前辈同
行，他们说，你是第一
个进来的内地记者，为
什么？我回答，总要想
办法让外面知道这里发
生了什么。
　　如今，新闻已死，
自不必过节。
　　致那些依然坚守在
新闻战线上并抱有初
心、勇气的新闻人，节
日快乐。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

拿好白菜当垃圾充数 良心怎及形式主义重要

　　11 月 1 日，网传北
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垃圾
分类站垃圾不够，拿好
白菜“以好充次”当垃
圾处理。街道回应已关
注此事，正在调查。（11
月 2 日 法治进行时）
　　网传视频显示，在
一处垃圾分类站前，一
身着环卫服装的工作人
员将成捆的好白菜倒在
地上，用铁锹将白菜铲
烂，然后铲进垃圾桶里。
旁边的大妈们见状纷纷
指责：“农民挣这点钱，
你们不心疼啊，你们就
为了垃圾不够数，拿好
白菜当垃圾？”环卫人
员置之不理，仍然自顾
自地忙活着。
　　看了这样的视频，
笔者也是火冒三丈，好
不容易想静下心来修炼
一下好口德，还是忍不
住要骂两句。网友们对
此直呼“真是涨见识了，
这种事儿他们都干的出
来！”笔者倒是觉得他

们能干出这样天理难容
的事情，并不足为奇。
放眼当今社会，还有那
些权力部门和那些掌权
者做不出来的事吗？
　　老话说，贪污和浪
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么
好的白菜就这么扔了，
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完
成垃圾量而浪费粮食，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造
孽和犯罪！且不说菜农
种出这些蔬菜是多么的
辛苦，我们要想一想还
有多少穷苦人可能连白
菜还吃不上？还有多少
底层老百姓为了一日三
餐在精打细算苦熬日
子？
　　按常识讲，是不是
垃圾越少，地球越环保，
从来没有听说过嫌垃圾
少而人为制造“垃圾”
的，而且还是用好好的
大白菜来充数。但是今
天我们算是见识了，就
有人有部门敢干这种自
作“聪明”、祸国殃民

的事，而且在光天化日
之下还干的理直气壮，
毫不掩人耳目。这才是
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地
方。
　　本来垃圾分类说好
听点，就是一种理想化
的环保措施，而从实际
实施和操作上看还是有
形式主义之嫌。笔者了
解到，现在很多地方放
置的垃圾桶是分了类
的，但是垃圾有没有
按类投放就是一回事
了。即使按类投放在垃
圾桶了，垃圾清运车有
没有按类清理走又是一
回事。即使垃圾清运车
按类清理了垃圾，运到
垃圾填埋场或处理厂有
没有分类处理，则又是
另外一回事。这中间有
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到
或者监督到位，垃圾分
类的意义和作用就等于
零。
　　因此，一个从一开
始就可能会沦为形式主

义的举措，再遇到一个
为了完成垃圾分类任务
而弄虚作假的实施者，
它还有推行的必要吗？
我们身边为了完成各类
任务而各种弄虚作假的
奇葩事例不胜枚举，像
视频中这个街道环卫部
门为了垃圾够数完成分
类指标，或者是骗取国
家补贴，而不惜牺牲国
家和老百姓利益、拿成
捆的大白菜当垃圾的做
法，的确令人憎恶至极。
　　其实，铲白菜的这
位工人当时心里也很纠
结，我们相信他肯定没
有决定拿白菜充垃圾的
权力，他必然是“奉命
行事”，没有上级的指
示，他肯定不能这么干。
他的上级肯定也没有这
个权力，而是受他的上
级的上级指使。而他的
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呢？
这就是权力的循环，权
力的力量。这种力量一
旦走上邪道，被肆意滥

用，被祸害的还是百姓。
　　而有如此无耻的做
法，不是无知，而是体
制的恶和权力的恶所造
成的。如果没有那些不
切实际的“拍脑袋”决
策，没有那些从上至下
的考核机制，没有那些
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
“过场式”检查评比，
类似这种“好白菜充垃
圾”的“邪恶”事件就
不会层出不穷。
　　孟德斯鸠说，权力
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如果权力来自于上级的
授权，他唯一讨好与负
责的只会是上级。因此，
对于这种暴殄天物的罪
恶事件，受谴责和追究
的不仅仅是措施的实施
者，更主要是那些要求
实施这些措施和决策的
掌权者，一定要从头严
查，严惩不贷。

■首席评论员 董哲


